惜别
再过几日，金管局副总裁黎定得便会告别金管局，以及35年的中央银行家生涯。

下星期一早上醒来，我将已告别中央银行家的身份了。打从我4年前回港，我已计划了这一步，但离别在即，仍难免感到有点怅然。中央银行的工作自成一家，外人很难完全明白，我嘛一干就是35年多，一旦离开，彷佛有点像「钻地鼠」重见天日的感觉。但总的来说，我仍是很雀跃期待这一日！到时候我便可以安排一些一直想做的事了。

让我讲一两句关于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内心话吧。虽然感觉上金管局逐渐变得有点像「政治足球」，成为社会评论的焦点，但它仍能维持高度的公信力，使市民相信它有能力履行主要的职务，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。在较少为市民所知所见的层面上，金管局更为本身以至整体香港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国际声誉。从我们收到的许多邀请要求我们主持或参与各项重要的政策会议、研讨活动或顾问工作，可见一斑。

要维持这个地位，能否延揽高质素的人材是其中一个关键。事实上，由于我们大部分的工作都非常专门，即使经济衰退时要做到这点也不容易。但回顾过去，金管局在这方面相当成功，并且作好准备迎接目前以至日后更多的挑战。有些人间或批评金管局无能力跳出框架，以新思维处理问题，我当然不会同意。还记得1998年一役吗？

大家可能会想：我最后一纸薪金通知单还未拿到手，也未跟同事握手道别，当然会客套一番替金管局说好话！但我肯定即使星期一我一觉醒来「无官一身轻」，我仍会讲同样的话。

那我有什么舍不得？我肯定会舍不得这份工作的挑战和友善勤奋、灵活应变的同事。当然还有我精明能干的秘书，尤其她替我挡去一些无谓电话的本事。没有她周到的安排，我的日子肯定会难过得多。我还会怀念一组随传随到的电脑专家，每当我被电脑问题卡住了，他们总会迅速到场施以援手。要知道我初出道时才是个电动计数机和打字机的年代，虽然时代巨轮不断向前，我也努力学习新科技，但不免仍感到吃力！此外，我还会怀念兼任的太平绅士职务，那些定期的监狱探访是个很好的提醒：原来在维持货币稳定以外，人生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挑战。还有，尽管很多探访地点都相当偏僻，但由于有「公司车」接送，倒算方便。这种安排日后再与我无缘，虽是令人怀缅，但怎也不会活不成吧。

那我有什么「舍得」的呢？我想是工作上层层垒垒的关卡和程序吧。这在大机构内恐怕很难避免，但有时候确实令人泄气。还有是下班后的电话，而且往往带来的是坏消息；远赴半个地球以外某国际委员会的会议，但却困得连人家组织的名称全写都想不起；在公众场合遭记者「围攻」，面对硬堆到脸前的「麦克风」却只能作点公式的回应。

离任后我或会在香港再待一些日子，但说到我在金管局的职务，肯定是「再见」了──这句大家倒可直接引我！
黎定得
2003年1月2日
